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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佩列文在其短篇小说《尼卡》中，以荒诞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的语言游戏

实现了现实与虚幻两大图景的交织对立。他以蒙太奇式的文本互文手段解构“人的意识作为世界主宰”的

权威性，以零散漂泊的主体意识展现意识的无力性与易被操控性，用戏谑又严肃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人的存

在与现实的一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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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尼卡》是佩列文众多短篇小说中极为出众的一篇，写于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年，其中有

许多意象非常鲜明的历史性隐喻，似在暗示集权制度的桎梏与后苏联时期俄罗斯人破碎、空

白的精神状态。与此同时，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小说的空间建构。众所周知，“现实与虚幻的

对立统一”（张建华 2012：295）是佩列文的基本创作风格之一。在这篇小说中，佩列文借

助互文、拼贴、戏仿等语言手段构建了一个蒙太奇式的空间，通过“尼卡是一只猫”这个故

事的展开完成现实与虚构两大图景的交织，巧妙展现出零散的主体意识与意识的脆弱性，强

调外部世界的力量对意识的操控力。小说主人公“我”以内聚焦、日记体的方式向读者展现

自己的心理状态，呈现出一个经心理重塑后荒诞、虚幻又支离破碎的世界景象。本文从作者

的蒙太奇式的互文手段和破碎的主体意识构建的多元空间入手，将混乱的心理状态梳理出清

晰的轮廓，探究作者是如何表达意识的脆弱性与可操控性。 

2 互文文本解构“意识—世界中心”的权威性 

小说《尼卡》全篇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回顾了“我”与尼卡共同生活的八个零

散的日常片段，是一部典型的日记体小说，主要讲述了“我”对尼卡的迷恋逐渐消失的过程。

表面来看，小说的各个片段间缺乏清晰的线性结构，似随意拼贴而成，但实际上，情节的推

动是依靠“我”的情绪的强烈程度来完成的，“我”对尼卡的迷恋随着两个转折点逐渐消散。

有趣的是，在每一个情绪的转折点处，佩列文都戏谑嘲讽地引用了与语境相呼应的俄罗斯经

典文本。在这两个情绪转折中，尼卡由“我”触手可及的理想生存世界的化身变成与“我”

悲喜不相同的两个平行世界，从彼岸不可触及的“陌生女郎”到“我”清醒意识到：尼卡之

于“我”，如同洛丽塔之于亨伯特一样，只是理想滤镜下的产物，最后回归现实，尼卡原来

只是一只暹罗猫。在这个惊天大逆转中，佩列文用戏谑荒诞的语言游戏嘲讽了读者的定型思

维，解构了人的意识作为世界中心的权威性，展现外部力量影响下意识对人的控制，进而引

出一个深刻的哲学思考：我以为的真实是真正的真实，还是只是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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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一开头就几近直白地引用了蒲宁的《轻盈的气息》的结尾，“现在，她轻盈的气息

重又在世界上，在白云朵朵的天空上，在料峭的春风里飘荡，我膝上放着一卷似砖块厚的蒲

宁文集，我的目光不时地从书页上移开，去看墙上那副她偶然留下的相片。”而对该小说中

女主人公奥利亚·麦谢尔斯卡娅刻在墓碑上的遗像的戏仿似乎暗示读者：尼卡与她有着相似

悲剧命运。在《轻盈的气息》中蒲宁用悲哀而又平静的语调展现了对美的沉思，即现实存在

中的种种悖谬摧残了美的原真形态；表达对理想生命存在的向往，即美应当是轻盈、自由、

快乐、纯净的，对美的感知不应受到世俗规则的压制。 

实际上，佩列文“不仅继承了蒲宁的爱情主题，还有他的抒情式的叙事风格”。（Баранов 

2018：75）蒲宁笔下的奥利亚·麦谢尔斯卡娅是具有多神教色彩的神圣女性形象，她“长着

一对活泼的惊人的欢乐的眼睛”，（蒲宁 2013：81）拥有优美的肢体线条与旺盛的生命力。

当她的女友们矜持地注意自己的一颦一笑，精细地打理自己的仪表时，奥利亚完全不在意这

种矫揉造作的人工美，她浑身只充满了“像一阵旋风似的奔跑着”（蒲宁 2013：82）的青

春气息，“她对自己的容貌仪表从不放在心上……娴雅、时髦、顾盼生姿的眼波……不知不

觉跑到她身上去的”，（蒲宁 2013：81）她从不被外界的流言蜚语束缚，无拘束地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奥利亚的美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如大自然一般朴素、不经雕饰的，这种轻

盈的美不自觉的吸引她身边的所有人：天真的孩童、卑劣虚伪的军官、儒雅的老绅士以及古

板的老修女，她的美能使周围的一切变得轻盈快活。但同传统崇高女性，如奥涅金的塔吉亚

娜，奥勃洛莫夫的奥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索尼娅等不同。蒲宁笔下的奥利亚具有多神教

的气息，她乐于展现自己青涩年轻的胴体，坦然追求生理上的快乐，像是大自然的杰作，不

惹尘埃又活力四射，能不自觉的为周围一切人带来快乐与内心的舒畅轻快。奥利亚的美并不

是纯洁神圣、具有禁欲色彩的，恰恰与之相反，奥利亚轻浮地对待身边出现的男性，她懵懂

又不自觉地施展女性独特的生理魅力，最终因“轻浮与背叛”死于一场感情纠葛。 

尼卡身上有许多奥利亚的影子，黝黑的、带着南方风情的尼卡年轻，活力四射，她有一

双充满奥秘的绿色眼眸，浑身充满青春的力量，能够“轻松地在楼梯上飞跑三分钟”，（佩

列文 2010：21）她的快乐同样十分简单，“她的需求纯粹是生理上的——吃饱睡足，获得

足够的爱抚帮助消化”，也同样乐于懵懂轻浮地展现自己的美好肢体，无论抚摸她身体的是

“我”的手、他人的手亦或是树枝都没有丝毫区别。在“我”看来，高傲、不在意世俗目光

与规则束缚的尼卡象征着另一种精神高度与和谐的生命状态，“与生俱来的优雅和青春气息

使她的所有动作具有某种虚幻的高尚品质；在她的动物性的——如果深思的话——存在中反

映着高度和谐，她与生俱来地呼吸着艺术无望地追求的东西”。（佩列文 2010：11）与“我”

这个停滞于旧世界，在新世界中产生自我认同危机的思想过分发达的人来说，尼卡象征轻盈、

纯净、充满活力与希望的生命存在，是“我”的理想存在方式的化身。 

第一个情感转折发生在“我”意识到自己强行赋予了尼卡崇高的生存意义。现实中的尼

卡并不等于“书的世界”里的奥利亚。尼卡不会从“红色的尖顶框架”联想到远古时期残酷

的猎杀猛犸行为，也不会从垃圾桶上的火焰联想到 1737 年的莫斯科大火，她看向窗外只是

单纯的看向窗外，我们的悲喜没有任何相通之处。尼卡完全是动物性的存在，她并不象征“我”

理想中精神高度和谐统一的生命状态。从此，“我”放任尼卡独自去散步，重新禁锢在自己

封闭的空间里，“我渐渐地开始像她最初对我那样对待她了——就像对待一个板凳儿，窗台

上的一株仙人掌或是窗外圆形的云”。（佩列文 2010：20）“我”自以为已经完全了解尼

卡了，认为她神秘的绿眼睛只是普通的光学问题。 

“我”对尼卡由憧憬走到幻灭的过程印证了拉康关于主体去中心化的镜像理论。拉康认

为，在一种外在环境中、被自身无法掌控的外部力量操纵下，肢体尚不协调的婴儿能从镜中

得到所期待的完整性和协调一致性，但是，婴儿与镜中影像的认同本质上却是一种误认。在

拉康看来，“自我并不是它自己的主宰。我们苦苦寻找自我，而当我们找到它时，它却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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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们，总是作为一个他者而存在”。（刘文 2006：25）显然，俄罗斯经典文学构建了主

人公“我”的思维方式，定型了“我”对美的幻想，但是尼卡的行为将“我”从幻想拉回现

实，表现出意识的无力与不可靠。“我”在动手打了尼卡后小心翼翼地道歉时，说道：“扔

掉一副碎裂了的眼镜意味着透过它所看到的整个世界将永远地成为过去，或是相反，停留在

这个世界里……尼卡，如果你能明白我……过去的回忆就像锚，将心挂在已经不存在的东西

上，很明显，现在已经没有那些通常用心灵来理解的东西了，因为……”。（佩列文 2010：

9）显然，“我”是一个停滞于旧世界，在新世界中产生自我认同危机的知识分子，“我”

过分发达的思想使“我”在世界变动中深刻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力量对思维形成的重要性，在

新的世界里，“我”无法切断自己与俄罗斯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联系，不可自抑地从现实沉

浸到沉痛厚重的过去回忆里。在“我”认识到尼卡是一个完全独立于“我”的意识的独特个

体时，“我”感叹“周围的世界——只是各种曲度的镜子体系”，因为人只能看到他们最愿

意看到的东西。在佩列文笔下，现实成为了“可以生发出多种存在可能的镜像的意识空间”。

（冯雪 2019：94） 

第二个情感转折伴随着第二个文本互文。“我”充满感情地朗读着卡茨丹诺夫的话，他

关于“美好女性”的回顾记述正是“我”对尼卡认知过程的浓缩，尼卡也从不向“我”隐瞒

什么，只是天性冷淡，不和“我”说话，但“我”也能从她的行为中越来越多地了解她的性

格。之后，“我”在半睡半醒间念着勃洛克的著名诗句“她徐步穿过那些醉汉，总是独自一

人，没有同伴”。“陌生女郎”是诗人在对现实迷茫失望后，幻想中理想彼岸世界的化身，

象征最高层次的美，尼卡同她一样，高傲、不被俗世污染，像神秘的大自然。“我一如既往

的惊奇于另一点——几乎所有的书，几乎所有的诗，如果仔细分辨，都是写给尼卡的——无

论人们怎么称呼她，她具有了怎么样的面貌”，（佩列文 2010：26）可见，“书的世界”

再次混淆了“我”对现实世界中尼卡的认知，尼卡再次成为“神圣女性”的化身。因此，当

“我”抱着书醒来时，“我”再次对尼卡燃起了爱意与希望，破天荒地想要下楼去寻找尼卡

——“我”的理想世界。 

出乎“我”意料的是，尼卡不在楼下，而是在离家门口两步远的楼道里偷情——“两具

抱在一起急速工作的身体就像是一架活生生的缝纫机”，“我”运用了非常形象、画面感鲜

明的比喻方式，来嘲讽这位“神圣女性”的化身。在“我”看来，尼卡的情夫粗野卑劣，能

以十分有尊严的脸和谐地搭配翻垃圾桶的身体，这构成了一副非常讽刺的画面。现实世界中

具有庸俗动物本能的尼卡再次毁灭了“我”刚刚从“书的世界”中得到的自信。“她本身谁

也不像……她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被完结的艺术作品”，（佩列文 2010：31）“我”再次

意识到在用自己的思维方式看待尼卡，用在“书的世界”里形成的思维方式看待现实世界，

由此带来的虚幻性使“我”再次在现实中感到失真与扭曲。因此，“我”锁上了“我”的家

——书的世界，将代表着“我”无法接受的现实世界的尼卡拒之门外，彻底放弃了在现实中

实现理想的可能性。这是现实与虚幻两大图景再次交织与对立的过程。 

尼卡是“我”通往理想生命世界的钥匙，她的死亡意味着“我”从此结束了在“书的世

界”（它告诉了“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是“我”诗意的理想）与现实世界间的不断徘徊，

永远放弃了在现实中找到理想彼岸的希望。但是这样的主题在俄罗斯传统文学中比比皆是，

远达不到佩列文想要的颠覆一切固有认知，使人对现实存在产生质疑的效果。因此，读者想

象中的美人尼卡变成了小说现实中一只平凡的暹罗猫。的确，在小说中，作者曾多次提到尼

卡的与众不同之处，如她可以在一个结冰的冬夜里赤裸着在铺满雪的阳台上赏鸽，她从来不

写日记也不回应“我”的话语等，这些看似独特的人的特质只不过是猫的正常属性。佩列文

用高超的语言游戏嘲讽了人的惯性思维，解构了人作为世界中心的主体权威性，表明人的思

维认知只是各种外部世界力量的产物。 

在佩列文的笔下，所谓的现实最终都汇入虚空的洪流之中，而且“用‘意识’比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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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更能准确表达佩列文对现存世界的关照”。（张建华 2012：292）。从始至终，“我”

一直在一只普通的猫身上寻找神秘的理想彼岸世界，这既是“我”对自我的异化，展现新时

期俄罗斯人的精神状态与现实世界的虚幻性与破碎性，也是作者试图打破世人对美的形态的

固定认知。佩列文以蒲宁的《轻盈的气息》的结尾为小说开头，提出了蒲宁关于“现实对美

的原真形态的摧残与桎梏”的深刻思考，又以“尼卡是一只猫”为小说结尾对蒲宁的沉思作

出强有力的回应，希望世人认识到作为世界主宰的意识其实是脆弱、易受影响的。 

3 漂泊的意识与多元的空间 

小说《尼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明显意蕴的“象征性空间”。（胡亚敏 2004：164）

这个空间是脱离了实体，被虚化的闭塞空间，是作者“在虚幻的世界中预示现实危险”。

（Порутчик 2008：53）除了地点彼得堡、时令气候、能开奔驰的时代特征外，几乎找不到

对现实的客观真实的描述，连着墨最多的女主人公尼卡也只是一个具体的抽象物。作者通过

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方式使得整部作品充分展现“我”独特的主体世界，而“我”破碎漂

泊的主体意识主要是从三个相互交错的空间中体现出来的：“我”的家所象征着已经消失的

旧世界，窗外的现实世界，以及尼卡所象征的浓缩着理想与现实碰撞过程的世界。佩列文异

常频繁的使用色彩鲜明的隐喻与历史暗示来突出空间意义，表现出文本背后被现实压抑的疯

狂的无声悲嚎。 

首先，“我”的家是小说中最基本的空间意象，是“我”的个人意识拒绝被集体无意识

操纵的空间。首先，根据上一章节通过互文文本对人这个中心主体的解构，可见，在“我”

的家中，有一个“书的世界”：在俄罗斯文学经典的熏陶下，奥利亚与陌生女郎寄托了“我”

对美的幻想，“我”对理想世界的认知就此形成。其次，在“我”的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意

象——被尼卡打碎的一个作糖罐用的 19 世纪古董瓷器，里面珍藏着“一张从早就丢了的本

子上撕下来的、上面记有从没拨出去过的电话话码的纸，一张没有被检过票的电影票，一张

小照片和几张没被登记的药房开的单子”。（佩列文 2010：8）对此，“我”的解释是：这

是透过一副碎了的眼镜看到的世界，可见，这是一个被抛弃、被否定的旧时代，也是“我”

曾经真挚接纳过、从小长大的时代。除此之外，从“我”家的窗户往外看，能看到苏联时期

遗留下的“红色的尖顶框架”与“集体农庄的小木屋”，前者使“我”联想到东德相册里远

古人类对猛犸象的残酷绞杀，后者使“我”联想起经过严格规划的集体农庄。这两者都象征

着“我”对数千年至今的集权制度的讥讽与恐惧，以及对过去的痛苦回忆。总之，“我”的

家就是主人公“无形的思维体系的具体化。（.Богданова 2003：93） 

第二个空间是尼卡所象征的浓缩了理想与现实碰撞过程的世界。“我”在尼卡身上发现

了轻盈、快乐的美，试图了解她的思维方式，换一种眼光看待世界，但是当“我”发现她的

快乐单纯来源于空洞的大脑及对生理本能的轻易屈服时，“我”放弃了这种动物式的原始人

的生活方式，宁愿头脑中保持痛苦但厚重的思考。但是尼卡已经成为“我”食之无味弃之可

惜的生活伴侣，“我”一方面厌弃她庸俗的生存方式，一方面又不自觉被她纯净的、由内而

外的快活吸引。最终，当她又一次本能战胜理性，与“我”擦身而过冲向一只有着“流口水

的野兽的嘴，长满浓毛的额头”的牧羊犬时，“我”——这个虚构的主体世界的主宰——宣

告了她的死亡，直到这时，这位被“我”虚构成妙龄女郎形象的暹罗猫才露出真实面目。“我”

对尼卡生存方式的兴致，暗示“我”探索人像动物一样无感于外界变化、只需满足生理需求

这种生存方式的可行性。它的死亡既是“我”对“人像动物一样简单快乐生存”这种思考的

否定，也是对无法将书中理想变为现实的无奈。 

此外，具有反讽意味的一点是这只间接导致尼卡死亡的“野兽”名叫“爱国者”，但是

他的主人头戴美国鸭舌帽，嘴说国外的行话，两者无疑形成了鲜明对比。无独有偶，“我”

两次寻找尼卡的过程中都将她与一辆象征不义财富的红色外国豪华轿车“梅赛德斯奔驰”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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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联系在一起，且构成了一个死循环：平日里尼卡外出是与好友们一起畅聊或独自散步，当

“我”第一次寻找尼卡未果，发现这辆豪车，紧接着在楼道里发现她的媾和行径；第二次在

这辆车旁寻找到尼卡，她再次试图进行媾和行径。无疑，纯粹的大自然的造物与邪恶世俗的

靠近，加快了她的死亡，这隐晦表达出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厌恶。 

第三个空间是楼下的现实世界，这是一个混乱、失去秩序又夹杂一丝微弱生机的空间。

这个世界里不仅遗留有象征集权主义的捕捉猛犸象的猎人和集体农庄时代的小木屋，还有贴

着摇滚乐的电梯和暴富的奔驰车。 

电梯是整部小说中为数不多几个被作者仔细介绍的物象，它被“我”描述成一个嗡嗡作

响的、涂成令人心慌的黄色的棺材，里面既有尿腥味，又写有颂扬某个时兴摇滚乐队的标语。

这个电梯作为“我”的心灵避风港与纷乱复杂的外部世界的连接通道，显然带着浮躁失智、

混乱无序的意味。 

这辆被偷来的红色的奔驰车有令人难忘的车牌号——某«ХРЯ»或是«ХАМ»，前者指猪

脸，后者指丑陋的人。车的主人是一个粗野的格鲁吉亚人，他有双狠厉的红眼睛与代表财富

的大金牙以及与年轻时候斯大林相像的面孔。他炫耀地将车停在路旁，对“我”请求一只猫

的原谅表示厌恶与诧异，显然，它们暗示了靠粗暴狠厉手段集聚的大量不义之财以及只重物

质财富忽视丰富精神的浅薄的现实世界。当“我”面对着奔驰车时，感受到的只是“从二楼

传来轻柔的音乐，灌木丛在风的吹拂下微微摇晃，周围的雪已经完全没有了”。（佩列文 2010：

28）显然，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心境。 

不仅如此，“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还体现在两种心境的对比上，这是以生机与抑郁的

对立来强调现实世界的文明对人的摧残。譬如说氛围上的对比：“春天来了，而我几乎整天

坐在家里，她不得不一直陪在我旁边，而窗户外面草地已经变绿了，透过行人身上那‘灰色

的外膜’看向布满天空的云雾，一个模糊不清的东西在闪烁，有普通太阳的两倍大”，（佩

列文 2010：19）草坪是一大片的绿色，来往的行人模糊成只见轮廓的灰色“外膜”，太阳

无法被清晰看到，只能隐隐透出看不见颜色的身形，这明显是对一个阴天的描述。显然，在

“我”眼中窗外是一个失焦的世界，虽然有旺盛生长的绿色草坪，但它无法与整片灰色的毫

无生机的混沌抗衡。再譬如说，在“我”看到楼下的小孩子欢快跳着高度抬到脖子的皮筋时，

一个破塑料袋从“我”头上刮过，欢乐与萎靡两种情绪立时对立起来。通过这种心境对立的

描述方式，表现“我”对现实世界的抗拒，虽然这个世界不乏生机，但“我”已经萎靡，不

能从旧世界挣脱出来了。在任何一个现实中都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使得“我”陷入了意

识的“困兽”状态，再也无法分清现实与虚幻的界限。 

总而言之，“我”既不能挣脱在“书的世界”与旧时代形成的思维方式，又不愿向现实

妥协，只能漂泊在过去与现在、想象与现实的夹缝中，在多重空间中发出“我在哪里”的诘

问。 

4 结束语 

佩列文在小说《尼卡》中体现出一种既冷静又沉思，既随意又深刻的主观态度，这种态

度折射出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对人的存在和现实的一贯关注，表明后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承

受巨大生活之变的同时，仍然继承了俄国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责任感、使命感，奋力在时代

洪流中为漂泊辗转的灵魂寻找永恒的精神家园。尼卡对“我”固有认知的一再打破以及“我”

漂泊无依的精神困境凸显出意识的无力性与易受操纵性，尼卡由抽象的人变成实体的猫的语

言游戏更加解构了主体中心意识，从而颠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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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of absurd postmodernism to realize the interweaving and opposing of reality and illusion. He uses 

montage-style intertextual methods to deconstruct the authority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s the world’s 

ruler”, uses scattered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to show the powerlessness and easy manipul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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